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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叙事文化学方法，对崔护“人面桃花”故事做个案研究。首先梳理这一故事在历代诗评、小说、戏曲中的文本流传情况，在此基础上归纳故事的演变轨迹，并进一步从题材和意象互动的角度，阐释桃花意象在推动故事传播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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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面桃花”故事写书生崔护与农庄少女的恋爱传奇，它起源于唐诗《题都城南庄》，在《本事诗》中定型，此后代不绝传，在小说、戏曲中均有文本流传。“人面桃花”故事以爱情题材和桃花诗意深深吸引后人，形成了“人面桃花”典故，使得桃花意象在美人喻象之外，有了指代爱情的崭新内涵。

一、“人面桃花”故事的文本流传

 “人面桃花”故事，产生于中唐崔护所作《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1]卷三六八诗歌以逼真的画面感，写游春遇艳、重寻不遇的经历，表达了一种微妙的失落感。

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有“博陵崔护”条，以征引故实的口吻，叙述了作诗缘起，引出一个充满诗意的爱情故事：落第才子崔护清明游春，因酒渴讨水邂逅了一个美丽的农庄少女。二人一见生情，又怅然离别。第二年清明崔护访问女子，不得见而怅然题诗于门。女子见诗，相思成疾，郁郁而终。此刻崔护再访柴门，哭女复活，二人成就良缘。

《本事诗》之后，“人面桃花”故事基本定型。宋以后的诗评、小说集多转引或节引《本事诗》文字，如《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唐诗纪事》卷四十、《类说》卷五十一。此外冯梦龙《情史》将崔护列入“情灵类”，《绿窗新话》题为“崔护觅水逢女子”，清贾茗《女聊斋志异》将之题为“崔护妻”。 宋元话本有《崔护觅水》，亡佚。《警世通言》将崔护事写成了白话，作为《金明池吴清遇爱爱》的入话出现。以上留传文本，虽题名不一，亦有文言、白话之别，但文字基本不出《本事诗》藩篱，这构成了崔护故事流传的基本规模。

“人面桃花”故事在小说中绵延不绝，在戏曲中更是大放异彩。宋元虽无全本流传下来，经著录的作品至少有六部，即宋官本杂剧《崔护六幺》、《崔护逍遥乐》，金代诸宫调《崔护谒浆》，宋元戏文《崔护觅水记》，元杂剧有白朴的《十六曲崔护谒浆》、尚仲贤的《崔护谒浆》。

演绎“人面桃花”故事的明清戏曲，经著录文本有12种，现存6种。详见下表：

明清“人面桃花”故事戏曲一览

	作家
	作品
	类型
	女主人公
	简要剧情
	版本情况等

	明王澹
	《双合记》
	传奇
	不详
	不详
	佚，《远山堂曲品》著录

	明杨之炯
	《玉杵记》
	传奇
	不详
	合崔护、裴航故事
	佚，同上

	明无名氏
	《题门记》
	传奇
	谢娇英
	合写崔谢爱情和王维楚莲香故事
	佚，《曲海总目提要》有故事梗概

	明金怀玉
	《桃花记》
	传奇35回
	庄慕琼
	巧遇、定情、受阻、团圆的才子佳人叙述模式
	残存①，《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

	明无名氏
	《登楼记》
	传奇
	庄慕琼
	基本同上
	佚，《曲海总目提要》有故事梗概

	明凌濛初
	《颠倒姻缘》
	杂剧
	不详
	不详
	佚，《远山堂曲品》著录

	明孟称舜
	《桃花人面》
	杂剧五折
	叶蓁儿
	借水、相思、题门、伤情、哭女
	存，见《孟称舜集》

	清舒位
	《桃花人面》
	杂剧
	不详
	不详
	佚，《曲录》著录

	清曹锡黼
	《桃花吟》
	杂剧四折
	谢婷婷
	遘艳、再访、哭证、重圆
	存，清乾隆曹氏颐情阁刻本

	清朱景英
	《桃花缘》
	传奇四出
	卢氏女
	萍遘、写恨、泣诗、苏配
	不详②，清乾隆年间红蕉馆刊本

	清李芳桂（或言李荫堂）
	《金琬钗》
	传奇18回
	桃小春
	合写崔护、桃小春情事及崔护姐妹与书生卢充之爱情故事 
	存，清乾嘉间德兴堂刊本，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

	清徐朝彝
	《桃花缘》③
	杂剧四折
	卢氏女
	萍遘、写恨、泣诗、苏配
	存，清道光间红蕉馆刻本


小说、戏曲之外，“人面桃花”故事还派生出很多典故，如人面桃花、题诗崔护、崔护重来、谒浆崔护、乞浆见女等，广泛的出现在诗词、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的作品中。宋词明用“人面桃花”或“崔护”有八次之多，更不乏化用的情况。元明杂剧唱词也多次提及“崔护谒浆”之事④。小说《娇红记》、《拍案惊奇》、《花月痕》、《青楼梦》、《红楼复梦》、《九尾龟》中亦多次用到“崔护谒浆”、“人面桃花”。“人面桃花”故事流布之广，可见一斑。
2、  “人面桃花”故事的演变轨迹

文本的流传伴随着文体的演变，“人面桃花”故事从一首唐诗发源，在诗评中故事定型，进而向文言、白话小说辐射，最终在戏曲中蔚为大观。从雅到俗的文体演变，存在着清晰的轨迹。
戏曲中的“人面桃花”故事，文本状态最为复杂，在情节构造上出现了三种演绎倾向：一类如《桃花人面》等杂剧，谨守本事规模，以借水、题门为主要关目抒写崔护爱情；另一类如《桃花记》传奇，抛弃“借水”只保留“题门”关目，将崔护际遇套入才子佳人“巧遇、定情、受阻、团圆”的叙事模式；第三类如《金琬钗》等长篇传奇，围绕崔护故事构建新的故事，使情节叙事呈现双线结构。后两类情况，作为文体演变的辅线，构成了“人面桃花”故事在叙事上的演变。
（一）文体的演变——从《本事诗》到《桃花人面》

从唐诗本事到戏剧演绎，“人面桃花”故事的文体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具体而言：《题都城南庄》以优美的画面感传达一种怅然的情愫，《本事诗》发掘优美情感背后的传闻故事，《警世通言》注重传奇性和通俗性，《桃花人面》等戏剧则铺演有诗意的男女遇合故事。其中，《本事诗》和《桃花人面》杂剧成为关键节点。

《本事诗》是唐代诗歌评议小说化倾向的产物，文人世俗化、诗歌大众化的环境，使得崔护故事由诗而传衍成爱情传奇，诗歌正是它的灵魂所在⑤。《题都城南庄》在抒情中暗含了两个场面，即寻春遇艳、重寻不遇，这成了产生传闻故事的温床。《本事诗》即从这两个场面着眼，通过铺展叙事把两个场景串联起来，以情为线索，将朦胧的场面落实为借水、题门两个具体的情节，并虚构了美好的结局，写崔护与女子因桃花、题门诗喜结良缘。从此，崔护故事以“借水-题门-结缘”的情节模式，有惊无险爱情喜剧的传奇性，强力向小说体裁辐射、延展。到《警世通言》更注重故事结局的团圆性，写女子复活后，“老儿十分欢喜，就赔妆奁，招赘崔生为婿。后来崔生发迹为官，夫妻一世团圆。”[2]
从坐实诗歌中的画面感，到逐步虚构情节，《本事诗》中的“人面桃花”故事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情节内核、写爱情传奇的特质，虽情节疏朗，但叙事宛转，高潮迭起，从而加快了这一故事从小说向戏曲的演变。

 “人面桃花”故事在戏曲中的演绎，是以借水、题门为情节内核的长短剧作。纵观历代戏曲文本，有如下特点：第一，作者多为江浙一带文人，才高而仕途坎坷，有的英年早逝，如曹锡黼“生仅二十九而著作已富”[3]，金怀玉则放弃举业，陶情诗酒，文化氛围与自身遭际的结合，使他们乐于抒写浪漫爱情故事。第二，在创作心态上，作家以剧中人仕途、婚姻的双美满来寄予文人的人生理想，求得一种心理满足，如《桃花人面》、《桃花吟》写仕途得意的才子如何求得爱情美满，后者结尾不忘写入赘时的“二喜”—— 谢父被授孝廉、崔护为弘文馆学士；《桃花记》、《金琬钗》则展示才子如何通过一系列的人生际遇，求得仕途、爱情的双美满；《桃花缘》写书生仕途不顺，以爱情补偿，最终又取得功名。第三，作家通过细节的完善，来传达自己的改编意图。《桃花人面》加进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歌颂了情的力量；朱景英《桃花缘》则重写艳异故事，“艳异争传本事诗，返生香里逗情痴”[4]；《桃花吟》增加了小鬼送谢婷婷魂还阳的细节，传达一切因缘俱是命中注定的思想，将崔谢爱情写成“夙世因缘”，徐本《桃花缘》题辞中也有“桃花劫后认前身”[5]之语。

从小说到戏曲，文体的演变促成了情节演变和人物嬗变。首先，在人物身份安排上，剧作开篇往往是女子待字闺中、伤春惆怅，同时强化了崔护的才子形象和求取佳人的主观愿望，如《桃花人面》写崔护“喜得一举进士。只恨未逢佳人，婚配无期”[6]2；《桃花吟》则说崔护“读书颇称敏，囊萤映雪，刺股于十年，起凤腾蛟，方伸眉于一旦。只是鸳鸯之债未了，琴瑟之乐尤虚。因此每借踏青为名，访一淑女。”[7]
其次是女主人公的落实问题。诗话和小说中，对桃花女采取了模糊叙述法。进入戏曲后，女子姓名有七种之多——元杂剧中称为谢菊英，明戏曲则有谢娇英、庄慕琼、叶蓁儿之说，清代有谢婷婷、绛娘、桃小春之称。不仅姓字不同，身份也各异，叶蓁儿、绛娘等是与老父独居的乡间女子，谢婷婷是父母在堂、村居的孝女，而庄慕琼则是守理持正的官宦小姐。

通过文体的演变，叙事因素不断强化、艺术化，情节、人物形象不断完善，“人面桃花”故事形成了“借水-题门-结缘”的叙事模式，以生动的情节、感人的艺术形象，影响日增，在江浙一带产生了《绛娘与崔护的桃花情缘》等民间故事。

（二）叙事的演变——从双线结构到铺演叙事
 “人面桃花”故事在叙事上的演变，核心问题即如何处理“蔓衍”与“寂寥”的矛盾。从《双合记》、《玉杵记》、《题门记》到《桃花记》，以至《金琬钗》，走了一条从双线合传到铺演叙事，又回归双线结构的道路。崔护故事从与另外一个已知故事的强强联合，逐渐壮大到独立撑起一个长篇传奇，最后成为叙事的核心，作为已知故事生发其他故事。以下就“人面桃花”故事文本在叙事结构、情节增益上的演变作一番梳理。

“人面桃花”故事具有书生艳遇、波折定情的情节模式，演绎这一故事的戏剧文本，除短篇杂剧外，更不乏长篇传奇。然而它情节疏朗、人物简单，以篇幅宏大的传奇演绎“人面桃花”故事，势必会遇到“景短情长”、难以铺设的问题。《远山堂曲品》在评论《双合记》传奇时说：“人面桃花，情长而景短，引入他事，虑其蔓衍，不引入，又虑寂寥。”[8]347 
如何增益情节，又不致蔓衍，剧作家以双线结构叙事，采取了二人合传的方式。从题名看，《双合记》似运用了双线结构，但被评为“终未得为大观” [9]347。《玉杵记》、《题门记》中的双线结构，是分别将崔护与知名题材裴航云英故事、知名诗人王维与名妓楚莲香⑥故事合写。以题材上的强强联合取胜，是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特色，惜乎二剧未能流传下来⑦。
在叙事安排上，《桃花记》花大笔墨增益情节、铺演叙事，对崔护“借水-题门-结缘”本事做了很大改编，保留了其中的自由恋爱主题和团圆结局，将明代才子佳人“巧遇-定情-受阻-团圆”的情节模式移植过来，以设定男女主人公的身份，摹写才子、佳人定情之路的艰难曲折，笔墨铺张，关目热闹。

《桃花记》是35出的超大规模，现残存下卷，上卷内容在《歌林拾萃》中有所保留，有花前邂逅、游湖再晤、崔护登楼、月下定盟等关目。二人定情后，慕琼劝生赶考，生旦离别，牛僧孺公子欲求强娶庄小姐；崔护中探花后，“僧孺害贤”是小人挑拨的常见路数，最后通过“托友陈币”，“崔庄完娶”、“合襟团圆”。
在铺演叙事的过程中，增设了很多人物如牛僧孺父子，慕琼弟弟庄衙内等。崔护等主要人物形象也发生了演变，崔护变得世俗化，而庄慕琼、慕琼附则理学化。崔护游西湖偶遇慕琼，一见生情。为接近慕琼，崔护不惜化名秦晋，混入庄家佣书，并深夜登楼，意图偷香。庄慕琼是官宦小姐，饱读诗书，守礼持正，懂得以理节情。她爱慕崔护，又坚守贞洁。崔护遭抵抗后，胁迫、诱惑慕琼：“恁说个死字就唬得我不成，我若叫恐坏了你的行检，你到自不怕羞……偷妇人乃读书人常事，有甚害羞……”[10]678可谓击中了庄女的软肋，二人定情后，庄女劝崔护前去博取功名，以得到家长的认可。和慕琼形象相一致，庄父是典型的封建家长，“见诗路丑”一出中慕琼见崔护题门诗，一病不起，庄父叹道：“家门不幸，生此不孝之女，任其生死，不要睬他”[11]589，并愤然去了农庄。

在叙事风格上，《桃花记》受明末社会风气影响，表现出狎邪化倾向，崔护游湖见慕琼时的唱词颇涉淫邪，而登楼夜逼的描写也不乏香艳笔墨。事涉淫邪，格调低俗，这也许是上卷失传的原因。
《桃花记》将叙事发展到极致，却抽离了题材本身的诗意，借水的情节成为崔护向庄小姐的丫鬟借水，而原有的题门、哭女等情节蕴含的情感爆发力被削弱，空余一个的才子佳人叙事框架。《金琬钗》借鉴了《桃花记》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承袭了《题门记》、《玉杵记》的双线结构，将爱情故事嵌入历史场面，追求宏大叙事，而对崔护爱情又改写不多，基本保留了原汁原味。
《金琬钗》利用崔护故事，从增益情节回到了设置双线结构。在题材上，从已知的崔护故事出发，以崔氏姐妹的金琬钗为线索，虚构了崔艳娘、丽娘与书生卢充的生死之恋。在情节设置上，将崔护故事与瞿佑的《金凤钗记》串联，对崔护本事略有改写。写崔护赶考途中遇桃小春，借水生情，并以金钗定情。全剧涉及崔桃爱情故事的篇幅不过两回，有崔护或桃小春出场的，也不过五回，不及全剧的三分之一。但借水、赠钗二回，诗意盎然，以至后人将《金琬钗》当做“人面桃花”故事的流传文本⑧。

三、桃花意象与“人面桃花”故事
“人面桃花”故事内涵丰富，其灵魂在于爱情和诗意。诗意建立在桃花意象之上，而爱情题材又推动桃花意象不断开拓，题材与意象的互动影响，推动了这一故事的文本演变和叙事演变。

“人面桃花”的优美意境由桃花的美人象喻传统发展而来，而才子佳人的爱情题材促使故事在叙事层面不断延展，到明清，形成书生“桃花运”的叙事模式，桃花意象有了爱情寓意。总而言之，桃花意象的演变与张力构成了崔护故事具备绵远生命力的内在动因。
中国文人历来喜爱吟咏桃花。《诗经•周南•桃夭》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篇章，以桃喻嫁女，以桃花的明艳色泽喻少女的美丽容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桃花色艳，故以喻女子，以此开词赋歌咏美人之祖。据统计，唐代之前内容含“桃”的作品为87篇，而唐文学中内容含有“桃”的作品为1714篇⑨。这些作品中，桃花被文人雅化，一直都是春光和美人的象征。
宋代以来，桃花意象日益复杂化。宋人从“花品”、“花德”的探讨中，看到了桃花依春怒放，又随风飘零的另一面，遂把桃花比作邀宠争艳的小人，与艳俗、轻薄联系在一起。诗人常通过桃花与梅、兰等花卉的对比，来衬托后者的高洁，反衬桃花的卑微，如苏轼“天教桃李作舆台，故遣寒梅第一开”，“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将桃花贬斥为“俗物”、“妖客”。
桃花意象从雅化到俗化的过程，与“人面桃花”故事文体演变的轨迹暗合。在桃花被当做美女热烈赞美的唐五代，“人面桃花”故事生成，并因诗意的爱情而广为流传。《本事诗》将崔护故事写成浪漫的青春恋歌，将“人面桃花相映红”落实为“（女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 [11]1243，强化了“人面桃花”意象。“当意象滋生，叙事时间已空间化，顺时性和共时性互动，叙事也会离开时间化的设定，而将空间性导入原有的领域。叙事的功能不再是情节的连接，还涵盖意识里意象如何促成叙事。”[12]6如此一来，桃花意象使得崔护故事向时空无限延展，促成了诗意爱情的叙事。
宋代以后，由于桃花意象日趋俗化，伴随着叙事文学的发展，“人面桃花”故事不再单纯追求桃花意象带来的宁谧诗意，而是朝着题材延展和叙事铺设上愈行愈远。元杂剧中大量出现的“崔护谒浆”典故，其着眼点往往在于男女遇合的传奇性。明传奇中的崔护故事，如《题门记》、《桃花记》，都沿着扩展本事的思路构造情节，把崔护故事被写成才子佳人剧。
俗化的桃花意象与崔护艳遇的故事结合，使得宋元以后的通俗文学习惯以“桃花”指代男女情事，“桃花运”成为男子艳遇、男女爱情运的代称。由此可见，桃花的美人喻象传统构成了“人面桃花”故事的生成和流播的原动力，在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推动下，“人面桃花”故事使得桃花意象有了象征爱情的内涵，从而整合了桃花意象雅俗两方面走向，拓展了桃花意象的内涵。
明中后期，基于个性解放的时代追求，雅文化中的美人寓意与俗文学中爱情寓意相结合，桃花再次契合了文人的审美需要，成就了很多以桃花为背景的戏曲、小说。《桃花扇》堪称桃花意象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中有《桃花行》长诗，桃花不仅象征着林黛玉青春美艳的外表、多才多情的气质，还是她飘零身世、悲剧命运的象征。
以桃花抒情，渲染爱情的力量，在枝蔓情节的泥塘之外，“人面桃花”故事再次迸发了光彩和生机。孟称舜的《桃花人面》堪称“诗剧”，其文学魅力在于最大化地发掘了桃花意象。首先，在故事背景的处理上，写城南小庄，是小隐村庄处士家，多载花木，利用了清幽的桃源意象；其次，女主角为叶蓁儿，用《诗经》“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的典故，表现了桃花女的青春年少；另外，孟剧继承《本事诗》的诗意，重意境创造和个性抒情，所写崔、叶爱情流溢着桃花的灿烂芬芳。
 “人面桃花”故事是一个诗意的喜剧，这诗意是建构在桃花意象之上的。桃花意象与爱情题材的双向互动，促成了“人面桃花”故事的传播、演变。后代文人在敷衍这一故事时，基于对题材和意象不同取舍，文本呈现了多样的文化风貌。这些丰富多彩的文本，对于拓展桃花意象的内涵，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 《桃花记》现残存下卷18到35出，上卷内容见《歌林拾萃》、《时调青昆》等戏曲选集。

② 刘世德先生在《朱景英和<桃花缘>传奇——清代戏曲家考略之一》（《文献》，1980年4期）中首次介绍了朱本《桃花缘》，说该剧附载于《畬经堂文集》卷首。笔者翻检国图藏八卷本《畬经堂文集》，不见，不知刘先生所据何本。

③ 叙及“人面桃花”故事的文本流传时，少有人注意两部《桃花缘》戏曲。朱、徐二剧同名，二剧可疑之处甚多：首先，都附在作者个人文集中，朱本在《畬经堂文集》卷首，徐本在四卷《梦恬书屋诗钞》之后；其次，都有“红蕉馆”刊本，朱刻于乾隆年间，徐刻于道光间；再次，二剧人物、结构内容类似。朱本《桃花缘》未见，笔者倾向于二者是同一剧，可能为刊刻者有意或误入集子中。

④ 如《李亚仙花酒曲江池》“谒浆的崔护又蹇，他来到谢家庄，几曾见桃花面？”《逞风流王焕百花亭》“莫不你前生原从谢，自笑我有那崔护诗才几些，怎敢便大厮八将凉浆谒？”《留鞋记》“有缘千里来相会，刘晨曾误入武陵溪，那崔护曾在菊英行觅水。”此外《陶学士醉写风光好》中有“谢家庄崔护谒浆”、 《吕洞宾三度城南柳》中有“引的个呆崔护洞门前要来谒浆”等唱词，明杂剧《渭塘梦》唱词中亦有“谢家庄的呆崔护”之语。

⑤ 参考彭磊《唐代世俗化背景下诗歌评议之小说化趋向》（《求索》，2007年第9期）和莫砺峰《莫砺峰说唐诗》（凤凰出版社，2007年）。

⑥ 楚莲香事迹见《绿窗新话》。

⑦ 国家图书馆存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刻本《新镌全像蓝桥玉杵记》，题为云水道人撰，叙裴航云英故事，并无崔护内容。

⑧ 如《秦腔史稿》在统计剧目时，按故事历史年代划分，将《金琬钗》列在隋唐五代。

⑨ 参考渠红岩《唐代文学中的桃花意象》，《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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